
八方

2015年上半年，我作为海峡财经学院103位交换

学生的带队老师在台湾东海大学。赴台前一个晚上，

不同年级的学生之间依依惜别，眼中泪光，让人深刻

的感受到人与人之间最珍贵的感情。在台湾的半年时

间里，我和103位交换学生一起，学习不一样的课程，

发现不一样的景致，体验不一样的文化和生活方式。

学 习

台湾东海大学自1955年创校以来，以有教无类、

尽心尽力、诲人不倦的办学精神，不仅以追求真理为

基本要务，更着重力行实践。我们所在的财金系的教

师，他们不仅有很高的学术造诣，而且比较注重与社

会的结合。比如投资学这门课是以小组报告的形式开

展的，报告的主题以投资发展趋势或投资大师的分析

为基础，需要同学们自己收集资料，在学生报告的过

程中，任课老师只是引导者，理清学生的问题、引导学

生讨论分析、提出自己的看法，让同学们把收集到的

资料转化为自己的知识，每一个同学都是课堂的主

体，都可以平等的交流、自由的表达、积极的分享。很

多教师都有企业服务或者兼职的背景，比如两岸金融

的任课老师是几家公司的独立董事，在课堂中旁征博

引，案例分析也都是最前沿的资料，让学生们在课堂

中开阔视野，收获颇丰。同时，系里的老师对我们的学

生倍加关怀，比如帮助我们的学生办理了借书证，我

们也很可惜因为台风的原因提早了归期，而错过了系

里老师为我们的学生精心准备的欢送会。

发 现

东海大学是公认的台湾最美的大学，东海大学的

路思义教堂是全球十大具有代表性的建筑之一。“劳

作教育”是东海大学的教育特色，其宗旨是引导学生

通过每日身体力行的校园环境服务，学习与自我相

处、与他人相处，以及学习关怀环境，并藉由这个平台

强调团队合作、自律负责、凡事彻底。我们的18位同学

有幸加入了东海大学的劳作教育，每天清晨七点开

始，我们的学生就赶赴东海大学路思义教堂、文理大

道、校长室这三个区域和东海大学一年级学生一起打

扫校园，参与劳作。在劳作的过程中，台湾的学生不忘

跟我们介绍东海的历史，台湾的衣食住行，增进了我

们对台湾以及东海大学的了解。如果将每天的劳作拆

解开来，我们发现整个过程是由许许多多的小事所组

成，包括是否按时出席、是否能完成工作、与人互动情

形、扫具摆设等，无一不是小事，处理这些小事的态度

和成效，让我们的学生明白凡事从小事做起。在劳作

结束后，东海大学的劳教处举办了“陆生劳作教育心

得分享见面会”，劳教长对同学在参与劳作的过程中

所表现出来的一丝不苟的认真态度给予了肯定，并给

我们的学生赠送了特别制作的纪念服和明信片。

体 验

在台湾，节假日的时候，同学们背起行囊，享受

台北，品味台南，领略高雄，漫步垦丁，感受东海大

学沐浴在晨光之中的路思义教堂，万能科技大学繁

华而忙碌的云端航空城，中原大学夜晚灯火辉煌的

图书馆，每个地方都散发着不同的风情，值得细细

品味。让同学们感受最深的还是台湾的文化氛围，

去饭店吃饭付帐时，老板对你说“谢谢”；7-11，

family-mart买东西时，店员对你说“谢谢”；去办公室

借东西时，工作人员对你说“谢谢”；去图书馆借书

时，工作人员对你说“谢谢”；去坐公交车下车时，司

机对你说“谢谢”，这种相互谦让、文明感恩的氛围

让同学们感受到了亲人般的温暖。台湾人对工作热

爱与认真的态度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同

学们每天买的便当就可以发现，等一份便当通常要

十几分钟，他们做的便当不仅味美，而且品相很好，

不管价钱如何，利润多少，他们都会做的很认真，你

可以看到他们的笑容都是很真诚的，不是职业性的

微笑，而是发自内心对所做的事情的热爱。在台湾

人身上，我们感受到了一种最简单的幸福，那就是

享受生命的过程，他们热爱工作，就像热爱美食一

样，我想我们也应该放慢脚步，去享受生活的每一

个过程，热爱每一份职业。

感 恩

辅导员是一个需要情感投入的职业。在台湾，同

学们和我住在同一栋楼里，我们经常相互串门，聊聊

人生，聊聊未来，聊聊社会，一起去听听课，跑跑步，

这样的生活会给人带来一种满足感和幸福感。感恩

我在江夏，在海峡，因为和学生之间有离别，有相聚，

这份感情才显得更加的弥足珍贵，才会倍加珍惜大

家相聚的日子。

这一年，我们在台湾，在东海大学，学习了不一样

的课程，发现了不一样的景致，体验了不一样的文化

和生活方式。

渊海峡财经学院 王薇冤

每一段旅程中都有高架桥，每一座城市的交通也

有高架桥，我喜欢有高架桥的旅途，喜欢高架桥上的

风景。

风渐渐地吹开了距离，云慢慢的舒卷了远方，我

们背着思念和不舍，向着未知领域素履以往，一段旅

程在家与学校之间架起。这次坐的是汽车，几分钟后

但见流水淡，碧天长。高速路平坦直溜，车稳健前行，

思念的距离也被缓缓拉长，耳机中的音乐翩翩起舞，

夹杂着一丝躁动半点无奈，转念瞬间恢复平静，像暂

时没有风暴的海洋，总要向前看，又何必纠结留恋像

风像雨又像雾的被时间推着走的快乐年华，正所谓

“满目山河空念远，不如怜取眼中人”。年轻人尽可观

海弄潮，择流而居。拖泥带水不是好的选择。

过去的山路十八弯，颠簸流离变成故事被爷爷辈

们谈笑风生，变成历史幻化柏油被工人们刷涂，变成

文字铭刻某处隽永不绝。家乡是个小城，山是浓抹，水

是淡妆，总是相宜。300分钟里经过的高架桥数十，看

见的是水弯弯，日头折射水湖中，略有“水光潋滟晴方

好”之意，更多的是重山叠谷的，像陪在白雪公主身边

的小矮人，只是数量较多罢了，形状各异，千姿百态，

近看有被人类拦腰切割的白黄截面，远看有蒙着千色

空空蒙蒙的山头，一派祥和，宁静致远，倚窗念惜，今

日共春风，明日千秋下，感恩和平的时代，珍惜拥有。

所经两山之间多有小溪，有的被中途坝阻，有的平流

不惊，任性湾流，像是告诉我，“我要溜进广袤无垠中

也闯过深山幽谷里，走了许多弯路，但是最终你看到

我了”。我也可能会走许多弯路，过于一帆风顺，时间

就不值钱了。人生平衡于山水之间，水给人惊喜，山给

人安慰，水让我们感知世事无常，变化莫测，山让我们

体验回归原始祖先的悠悠厚味。

天空浅蓝，厚厚的棉花云躺在蓝天怀里，琴瑟和

鸣，一片静好。车速不快忍不住伸出手，感觉痒痒的，

哗哗的，风温柔浅呼，高架桥上的风景说不上秀丽，也

谈不上隽永，经常被忽视，经年守护来往商客，不声不

语，不怨不恼，像未出土的毛竹，隐晦安雅愿在土里蛰

伏数年。

高架桥上有树有草也有花，齐聚一堂讨论往来人

们的姿态，有的货车司机姿态慵懒，一只脚高抬方向

盘下的护罩，有的客运司机谈笑风生，烟雾缭绕，有的

私人家车司机时常回头看看自家宝贝在干嘛，刚念

惜，又怎可如此错认自信，把生命放在悬崖边上。

高架桥边上也有少许人家，没有炊烟袅袅，也没

有鸡鸣狗吠，有的是红砖瓦绿湘，豆腐块样式的，尖塔

形的，圆灯笼模样的，静处桥下，日夜做高架桥上车子

低吼的最忠实的听众，样子极其乖巧怜惜。除却巫山

屋瓦，还有稀疏的电线电缆驻，以最稳固三角形姿势

直立泥土之中，想着团结，将你的我的连一连，世界因

而明亮。

朝落暮开，帘影沉沉，长久的坐立，容易导致疲

乏，眼皮怂拉着，听着车声，慢慢心绪开始飘渺，梦中

的高架桥虚幻断残，远不如真实，于是，我睁开眼睛，

继续看着高架桥上的风景.....

渊会计学院13级财务管理 林小敏冤

无论何时袁请你都像一杯白开水袁温柔得刚

刚好遥 要要要题记

不言盛景

满眼都是绿的，满眼都是蓝的。每一笔鲜丽的颜

色都被毫不吝惜地写在这里。我们的学校也将我对大

学的憧憬填补得殷实。这里的一草一木都很美，坐在

月牙湖边晨读。草叶上星星点点的潮湿沾在我们的衣

服上，也湿润了我们本来干燥的梦想。我们怀揣那些

还未发芽的种子，来到这里，渴望这里的阳光和土壤

将我们的梦想慢慢滋养，让它茁壮成长。飘在去图书

馆路上的桂花香，若有若无，忽浓忽淡。不论你在哪，

香味都这样缓缓飘着，不隐藏不招摇，稳稳地吐露芬

芳。这里的味道混合书香，沁人心脾，也将心里的焦躁

不安被轻轻抚平。就是这样稀松平常的小事、小景让

人动容。它们的温柔慢慢渗进骨髓，在一颦一笑中，将

我们感动。

太美的景色大都是凌厉的，危险的，妖娆的。它们

越美丽，我们就越要逃避。就如三毛向往撒哈拉的辽

远和神秘，她带着她执着的爱在撒哈拉的环抱中激昂

地舞动，这种美是刀尖上的舞蹈，轻盈，梦幻，甚至是

支离的，破碎的。她见过了一般人不曾领略的沙漠的

温柔和日月的关怀。她对那里盛景的迷恋是天然的、

无畏的。但再轻盈也逃脱不了被割伤的命运，最大的

幸福往往衍生出最痛的绝望，她失去了荷西，失去了

撒哈拉之后，神秘妖娆的盛景在她心里留下的疤痕是

显而易见的，伤痕像是一场大火，把她的心烧得难以

复活。她再也不曾回去也不敢再提。拥有太美的事物

的代价往往是不可估量的，就像太漂亮的蘑菇大多有

毒，绝美的风景正是因为它不可接近。多少人在征服

珠穆朗玛的冰道上丧命，他们毕生追求的要了他们最

宝贵的东西。所以，我们要追求的和领略的绝非盛景，

而是我们身边悉心温暖的景，即使它们不浩瀚、不雄

大、不震撼、不澎湃，但它们给我们的是细水长流式的

感动和美。让我们不言盛景，但畅谈微景。

不叙深情

“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听着张国荣的

这首歌像是把时间拉回到许多年前。正如不言盛景一

样，太多美好的感情我们无法表达。也许有的是无法

承受，也许有的不能感同身受。太耀眼太炽热的感情

那样轰轰烈烈，却燃得快，熄得也快。更多的人享受的

是细微的，渺小的友情和亲情，这些感情带给我们牛

奶般的醇厚和质朴，总让我们甘愿放下盔甲，摘下面

具，平静地停靠在他们的港湾，那种平静就像一觉睡

到天亮的安祥和宁静。“行为艺术之母”玛丽娜·阿布

拉莫维奇与其灵魂知己Ulay的感情，也许是常人无法

理解的。在她与一千四百多名陌生人对视了七百一十

六个小时后依旧镇静得如一座冰山时，Ulay的出现仅

仅几十秒就让玛丽娜泪眼婆娑，在这之前，他们已经

二十二年未曾谋面。他们伸出双手，十指相扣，在分手

二十二年之后，终于达成和解。

他们的故事让人唏嘘不已，但任何一个人都会被

他们内在的情感力量所冲击。许多人是无法承受甚至

容忍这样至绝至美的感情的，他们的内心像是黑洞，吞

噬了一切，也包括他们自己。我们在大学，感受着来自

四面八方的问候，对这些感情，我们常常是漠视的。因

为司空见惯，所以不以为然。其实至深的感情常浮于表

面却又镌于内心。就像几十秒崩溃的眼泪里埋藏的是

相恋十二年，分手二十二年的心酸和彷徨。不必常说我

们怀有的是一片深情，深情太容易将人拖垮，也太容易

让人沉沦。亲情，友情，他们的爱浸润了每一滴血液，点

染了关乎于你的全部沮丧和欣喜，这就足够了。

沉静中方显一切美好本质，不必太张扬。美，都该

小心翼翼。这世界，越单纯，越幸福。

渊会计学院2014级财务管理三班 王晗冤

听。风滑过

一种声音水一样蔓延

这一刻，要将目光停留在哪一个季节

又会在哪一个片断心甘情愿沦陷？

旧时的阳光下

苦楝花开着当年的情愫

离离陌上

隔着相忘的江湖

滋生出满心的花殇

风过流年

谁还记得彼此最初的模样

繁花落尽

一曲离殇穿越心岸

谁的忧伤缠绕指间

谁的眸中掬满那一场花开花谢的寂然

谁还能记起此刻的天涯

殇年已陌

何须再见

忘念

渊教务处 韩晓丹冤

和家里人打电话闲聊时说起左邻的老阿婆已经

永远地谢世，而右舍年轻一点的阿婆也随着丈夫的去

世而迅速衰老变得更加神志不清，我不以为然。那时

我站在大学宿舍的阳台上，四周都是年轻的生命、鲜

活的肉体，心脏是有力的唇是红的，可以成群地在深

夜尘嚣里狂欢，就算宿醉也不会松弛了脸皮。这里离

衰老和死亡很远。

所以当看到隔壁庭院里痴痴的阿婆，被用细密的

网罩圈禁在一方水泥地上，一个人住一层空楼，和杂

物作伴，满院尿臊味———我终于止不住惶恐，像是突

然看见时间慢下来，没有年轻有力的声音呼朋引伴，

没有青春无畏的面孔慰劳心神，只有一个苍老了的小

孩被豢养起来，在自己的世界里百无聊赖，却又不知

道该怎么掩藏对于陌生的戒备。于是她每天在自己生

活了几十年的房子里走走停停，在每一个可能的地方

排泄，然后等待着时间慢慢走，可悲地慢，更可悲的是

当时间慢慢流逝光，终点是死亡。

从寒假回家第一天起便听到她莫名的哀声，那是

尖锐细薄的嗓音穿过声道直接发出来的单音，时断时

续，却从早上一直持续到傍晚。并没有歌词和曲调，只

是同一个“呜”字直冲声线最高音，累了就休息会再继

续哼泣，这绝不像志怪小说里用以蛊惑人心的哭声，

却毫无掩饰地带着凄凉。最初我对这样怪异的动静好

奇不已，但每次我打开门望过去，总是看到她也同样

好奇并小心翼翼地打量着我，哼泣声戛然而止。这是

她第无数次重新“见到”我，和每次我出门丢垃圾一样

目光惊奇地追随我，不自主停下慢慢踱的脚步。我想

我又一次惊扰了她的固有世界。后来母亲说，她现在

的记忆只是停留在孩子的儿时，经常不认识面前已为

人母的女儿，却不断念叨着尚未成年的她们。而她最

近不断地悲泣，却谁也不知道是为了哭谁。

很快便到了过年，喜庆的气息迅速地洗劫了一切

肃穆，除了早已经不记得过年该是什么样子的她。正

月初一那天我起床得晚，一起来就听到父母窸窸窣窣

在合计着什么，仔细听才知道原来邻居两个儿子全家

都出门拜年去了，却忘了给阿婆留午饭。听着她春节

这天尤其哭得伤悲，父母想着从午饭里匀一些食物出

来，加上些备下的年货送过去给她当午饭。我自然是

赞同，本来也想跟母亲一道过去，但看到她家庭院外

脏兮兮的网罩和远远便可闻到的尿臊和腐臭味，还是

退却了。而母亲爱干净，本来想用碗盘盛了送过去，最

后也是用食品塑料袋打包了带过去。看起来是充满怜

悯和恻隐之心的所为，但是谁都心知肚明，其实自己

一面充满善意，同时另一面仍无法割弃嫌恶。

年节的时候客人多，自然在院子里的时间就多，

熟识的乡亲来，有时候会和她说两句话，她总是似是

而非地答上几句。多年在这里生活毕竟还是给她烙下

了深刻的印记，家里的环境能够给她足够的安全感，

所以对于乡音的问候她还是会扮出很熟的样子回答

几句，哪怕经常是牛头不对马嘴的对话。但并没有人

在意在她这里会得到什么回答。

没人和她对话的时候她还是会一个人“呜呜呜”

地哼泣，并且会朝空中张望，然后迅速地转过脸继续

哼泣。父亲也是个好奇的人，有一日终于在她比较清

醒的时候问她为什么总是看空中。她一脸神秘地指向

一个角落，像是小孩子分享发现宝藏的秘密一样，得

意、隐秘又带着占有欲的神色一下子让她的脸色变得

鲜活。上一次看到她相似的表情，是在不久前有几个

小孩来院子里玩耍，她在自家的庭院里招呼小孩子过

去，拿出院子里晒的鸭毛要送给小孩子吃时。她也是

像现在一样的神秘表情，还把鸭毛放进嘴里用力嘬食

以证实鸭毛确实可以吃，最后换来了孩子们嘲笑着一

哄而散。而这次她指着一棵墙角的木瓜树，上面结着

几个还没完全成熟的木瓜。父亲在那一刻突然想起

来，之前就见她捧着一个熟透了而掉落的木瓜吃得香

甜，现在恐怕是念着木瓜的味道等着它掉下来。

说来也是，再是烂掉的木瓜也比用力吸食才能吃

出一些烫熟的鸭肉味道的鸭毛要来得好。

再后来家里人闲聊的时候母亲说：“看她身体还

很硬朗，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老去（家乡话里老去即

死去的意思），这家的年轻人也是运不好。”我木然地

听着，却不敢回应她这样苍凉的腔调，年轻人将无法

再创造价值的老人视为累赘，竟只有诀别才是解脱。

阿婆是这家年轻人的母亲和祖母，哺乳了一家生命，

而我正是母亲哺育出来的“年轻人”，实不知如何宽慰

她在谈论命运的强大无情时隐约的感同身受。

那时候突然觉得自己就像个木瓜，高高地挂在枝

干上等待成熟等待出人头地。而如果父母也像阿婆一

样渴望着我归来，那时候的我是不是会愿意不顾一切

“咚”地掉下地来呢？我不确定。

不久之后我便离开家回到了学校，这里依旧充满

生机和活力。而我始终没有看到木瓜熟透了掉落下

来，也再不敢去看一个痴人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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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晨捷 摄

卷滚热浪缓慢地从街对面杀气腾腾地

壮大起来时，没有漫天的尘土和腥红的杀

戮，却掩耳掩鼻地灌一腔土地干燥的暑气

和生长与腐烂的夏季气息进来。盛夏的序

章从街角卖廉价仙草的吆喝声中热热闹闹

开启又迅猛地进入高潮。

朽锈的空调公交车行走在城乡间未修

整平坦的公路上，窗外颠簸的风景从广厦高

楼逐渐变换成废弃的石料和荒芜的草地，再

是密集却实在不堪入目的新区楼盘。父母便

是这工地上挑水泥砌墙砖的工人。

妈穿着厚重的泥靴已经等在暂住的空

店面前，原本有些肥肿的身材像用立体版

的修图软件PS过一样消瘦许多，却粗心忘

记使用美白效果反而让灼烫的夏日阳光涂

上棕红的滤镜，向来有洁癖的她也任由灰

黑的污迹沾染在衣服上。我未来得及说一

句话就迎来她总是先我一步的怜惜，儿子

你又瘦了啊。

十几天前坐动车驶进这座繁华都市时

我满怀憧憬，找工作找房子，虽有波折终究

是顺利找到工作，工资不高，扣去房费还可

攒下一笔小金库供自己支遣，想来便是乐

滋滋的。于是便和同伴一起买了一堆的零食以备时

需，并预先吃了一顿牛排庆祝。

纯体力劳作并不难，只需不停地重复单一的动

作，像是设定好程序的机器人，按部就班地完成每一

个步骤。我们曾为自己对这类劳动力密集型工作的

强大适应力而沾沾自喜，似乎就业和社会也并不像

前人所述那般嗜人自信、灭人希望，甚至踏人尊严，

反而是以和善的面目对待涉世未深的我们。直到设

定好的程序不再拥有高效率，取而代之的是不断的

错误和重来。

精力和热情不可能像机器人一样能够人为地设

置，我们夜间休息的时间一天一天地提早，

却再也补不齐一开始的“HP”值，也再也没

有最初接触工作时那般满是幻想和快活。

习惯了晚睡的我躯体早已倦怠，精神却依

旧在深的夜里疯狂地咆哮。一闭眼脑海里

便自动地浮现坐在机台上不间断的重复，

嗒嗒嗒嗒嗒嗒，于是连前一秒还叫嚣着的

精神都要妥协。

最终我们还是缴械投降，对外宣称工

资和付出不对等，而很大一部分原因也是

身体的本能抗拒。那时候雄赳赳地坐着动

车直插这座城市的心脏，十几天后却灰溜

溜地摇晃在公交车上退出这些繁华，同伴

的家人责怪他是少爷秉性，而我在已经做

好受责备的准备时迎来一句，儿子你又瘦

了啊。带着一身的污渍和脸上难掩的疲惫。

我从妈手里接过叠得齐整的回家的生

活费，鲜红的血色辛酸而骄傲地笑我。不能

够耽误工作时间多说话，她交代几句就又

回到烈日下搅和沙子水泥，阳光依旧是毒

辣的，烤红了她的脸颊，但她仍是笑着给我

宠溺的宽慰。

同伴总结这一趟都市工作之旅，租

房吃饭交通和其他开支，外加丢了一部手机，两个

人领的微薄的工资抵上，也只能是负。“我们像两

个一路边玩笑边讨生活的人，临了被人狠狠地打

了个耳光。”

可是我们被人打了耳光之后，又是一路玩笑着

过余下的长长假期。我说。而这个夏天里蓬勃生长的

新城，楼房拔地而起，新苗粗了绿枝，却有一群人在

最繁华的光景里一天天地老去，任年岁佝偻他们的

肩背。

马上就到最炎热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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